
2010年 3月 社科纵横 Feb，2010
总第 25卷第 3期 SOIAL SCIENCES REVIEW VOL. 25NO. 3

毛泽东诗词在创作过程中及发表后往往有较大修改和

变动，但目前的诗词研究者大多注重诗词的最终定稿，而忽

略了修改情境及其蕴涵的历史意义；毛泽东多次以书信、谈
话或批注的形式对诗词与词句进行注解与说明，为我们准

确理解作品提供了良好的路径，但其意义并不仅仅在此。毛
泽东诗词的修改与自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，却一向为研

究者忽略，本文不揣浅陋，试就此进行初步探讨与分析，以

期抛砖引玉，有不当处，敬请赐正。
一、毛泽东诗词修改的基本状况
1963年 11月 4日，毛泽东在会见莫桑比克外宾时论

及诗词创作与修改的基本情况，“有些诗不能用，要经过修
改，写文章和写诗，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。为什么要经过修
改？甚至于还要从头写？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，或思想好，但

文字表现不好……我要修改，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。别
人有不同意见，我就要想一想。”[1]这段话体现了毛泽东对诗
词修改的基本态度，也说明他对作品修改非常重视，实际上

许多传诵一时、历久不衰的经典作品也正是经过反复修改
而来。毛泽东对诗词作品的修改既有深度，又有广度，就其
形式而言，主要涉及如下几种类型：

标点符号的修改。1957年 1月号《诗刊》发表《菩萨蛮·
黄鹤楼》时，下阙标点为：黄鹤知何去，剩有游人处。把酒酹
滔滔，心潮逐浪高。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毛主席
诗词》依作者意将此处分别改为“黄鹤知何去？……心潮逐
浪高！”如此则更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心境。又如，《水调歌
头·游泳》下阙第二句原为“一桥飞架，南北天堑变通途”，后
改为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[2](P256)，使诗境更为宏阔。
标题与小序的变动。《浣溪沙·和柳亚子先生》最初发表
时没有标题，1963年出版《毛主席诗词》方加上“和柳亚子先

生”作为标题；又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原标题是《水调歌头·长江
》[2](P258)。根据李锐的回忆，《七律·登庐山》原来有一个小序：
“1959年 6月 29日登庐山，望鄱阳湖、扬子江，千峦竞秀，
万壑争流，红日方升，成诗八句”，后据他人建议予以删除。
单字单词的更换。《七律·长征》中“金沙水拍云崖暖”之

“水”，原即为“浪”；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下阙第二句“红旗漫卷
西风”中的“红旗”，首次发表时为“耄头”，后作者应宁夏同
志所请改为“红旗”；又如《沁园春·雪》中的“原弛蜡象”是诗
人接受臧克家的建议，由“原驱腊象”改来；“别梦依稀哭逝
川，故园三十二年前”（《七律·到韶山》）中的“哭”在定稿时
改作“咒”。
句子的修改。《七律·到韶山》最后一句“遍地英雄下夕
烟”，在定稿前原为“人物峥嵘胜昔年”，又作“始信人民百万
年”；《七律·登庐山》的尾联“陶令不知何处去，桃花源里可
耕田”，曾作“陶潜不受元嘉禄，只为当年不向前”。
上下阙的调整。《采桑子·重阳》一词就对原上下阙作了
对调。
二、诗词的修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
毛泽东对诗词的修改大多是出于艺术考虑而进行的

字、词、句、韵等方面的改定，但也有部分修改，因为距离原
作时间已有相当间隔，加之世事变迁，大多会融进修改时的

思想认识，换言之，这部分诗词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原作环

境，更包含修改时的具体情境。单就史料角度言，原作当为
第一手史料，价值最高，修改后的作品就应成为二手文献

了；但由于融入了修改时的意识，对考察此时的人物而言，

改稿则又是第一手资料，有较高的价值；若能够将二者结合

起来考察，更能清晰地反映出作者对同一事件、同一人物的
心路历程。试例析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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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收起义发动后，按照原定计划，各部队分别从修水、
铜鼓和安源向平江、浏阳与萍乡攻击前进，此间毛泽东写下
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，谓“军叫工农红军，旗号镰刀斧头。修
铜一带不停留，便向平浏直进。地主重重压迫，农民个个同
仇。秋收时节暮云沉，霹雳一声暴动”，明确交代了起义部队
的进军路线，只不过就艺术作品言，稍显直白了些。后作者
对它做了修改，除将“沉”改作“愁”外，主要是把“修铜一带
不停留，便向平浏直进”改为“匡庐一带不停留，要向潇湘直
进”。秋收起义各部队是三路进军，但词中只能体现其二，或
许是出于这一考虑，作者遂将略显直白的“修铜”、“平浏”改
为“匡庐”、“潇湘”，这样便更富诗韵，也使对进军路线的描
述更全面；更重要的是，因为是在进军途中所作，原句显然

只是记述了秋收起义的第一阶段，而改后之作，则包含了起

义第二阶段的重要信息。进攻大城市遭到挫折后，起义部队
必须在继续进攻和实行退却之间作出抉择，1927年 9月 19
日，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，经过激烈讨

论，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，即“议决退往湘南”[3](P151)，最终选
择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，从而开启了中国革命具有决定

意义的新起点。改作充分凸显了秋收起义的整个过程与历
史意义，显然原作不能体现这一新变化。

1923年底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分别后写有《贺新
凉》一首，目前发现的最早手迹是作者 30年代后期于延安
书赠丁玲的作品（该手迹最先公开发表于 1992年 12月《中
国风》创刊号，写作《贺新凉》），当为最接近原作的一稿，全
文如下：

挥手从兹去。更那堪凄然相向，惨然无绪。眼角眉梢都
似恨，热泪欲零还住。知误会前番书语。过眼滔滔云共雾，算
人间知己吾和汝。曾不记，倚楼处？
今朝霜重东门路。照横塘半天残月，凄清如许。汽笛一
声肠已断，从此天涯孤旅。凭割断愁丝恨缕。我自精禽填恨
海，愿君为翠鸟巢珠树。重感慨，泪如雨！
该作表明毛杨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“误会”，而且不只

是杨对毛“误会前番书语”，毛对杨亦有误会，“惨然无绪”正
表明二人间的情绪与重大分歧。全词重心在于令毛“重感
慨，泪如雨”的别离场景及可能的将来，作者甚至准备断肠
孤旅天涯，要“割断愁丝恨缕”，此后便“我自精禽填恨海，愿
君为翠鸟巢珠树”。多么严重的口吻！大有“你走你的阳关
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”的意思。研读可知，此稿并非如一般论
者所言“不同于古往今来一般爱情诗词中所刻划的那种男
女之间缠绵悱恻的狭窄感情圈子”[4](P104)，而是恰恰相反；注
释家将其理解为普通离别之作亦有穿凿附会之嫌，甚至权

威的《毛泽东传（1893—1949）》也误用了该词，认为毛泽东
和杨开慧在长沙很“高兴”地生活了三个月，至分别“临行
前，毛泽东强抑感情作《贺新郎》相慰”[3](P94)，让人感觉这是
一般的别离。
作于 1923年的《贺新郎》和大约成于 1921年的《虞美

人·枕上》在创作思路与风格方面非常相似，都类于婉约派词
风，只不过一言思念，一言别离。曾于杨开慧处看过《虞美人·
枕上》的李淑一在 1957年写信给毛泽东，请其将该词写出，
毛回信说：“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，不要写了吧”[5](P298)，可见毛

泽东对这类作品是不甚满意的。所以大约与此同时，因为已
是“忽报人间曾伏虎”之后，毛在思念早已为革命牺牲的杨
开慧的同时，重新把《贺新郎》拿出修改，把原作中带着重号
的分别改为“苦情重诉…人有病，天知否？…要似昆仑崩绝
壁，又恰象台风扫环宇。重比翼，和云翥”，删去了误会之语，
从而使词意大变，代之以寄托未来希望，突出了对革命胜利

的壮志和信心，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

合。该稿最早发表于 1978年 9月 9日《人民日报》，为目前
的通行定稿。两稿都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诗词的创
作思路，也表达了特定历史时刻作者的真情实感，原稿立意

儿女情长，改稿立意革命乐观主义，亦表现了对牺牲爱妻的

怀念。但必须注意，我们不能用改稿的立意去注解原作的历
史情境，因为作为史料，原作与改稿所能说明的问题是不一

样的，以后来的修改稿去注解或说明原作时的具体历史情

境（用这种思路注解毛泽东诗词作品并非仅此一例），难免

差之千里。
三、诗人自注为理解创作情境提供了具体资料
部分作品公开发表后，针对“注家蜂起”的状况，毛泽东
认为“全是好心。一部分说对了，一部分说得不对，我有说明
的责任”，[5](P459)，遂以书信、谈话或批注的形式对其进行说明
和注解（本文将其称为自注，主要有《对〈毛主席诗词十九
首〉的批注》和《对〈毛主席诗词〉若干词句的解释》）。诗人自
注为我们深刻理解作品提供了正确的路径，同时也具有不

可忽视的史料意义。
作者自注大体可分为两类，其一是针对某些字词、典故
或背景的具体说明，这类自注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正确解读

诗词，而且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史料。毛泽东注《沁园春·
长沙》中“击水”曰：“游泳。那时初学，盛夏水涨，几死者数。
一群人终于坚持，直到隆冬，犹在江中”[5](P460)，既为我们提供
了作者长沙求学时代业余生活的生动素材，也可由此追寻

晚年畅游长江情结的历史渊源。有些自注是交代诗词创作
的背景，同时也就为特定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史

料，例如对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的注解和说明，就非常详细地
介绍了当地的自然风情和具体的战斗过程[6](P365、315—316)。毛泽
东《七律·长征》中“水拍”注为“改浪拍。这是一位不相识的
朋友建议如此改的。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，是可以
的”[5](P461)。此注不仅说明了由浪改水的缘由和具体情况，更
体现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具有虚怀若谷的情

怀。毛泽东在《给李淑一的信》中曾说到“开慧所述那一首不
好，不要写了吧”（指《虞美人·枕上》），因为该词颇有婉约派
儿女情长的意味，结合诗人“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，豪
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，读久了，都令人厌倦的”[5](P304)的感
觉，便可进一步理解作者对同有婉约派风格的《贺新郎》进
行词意修改的深层意识。
部分自注对理解诗人遣词立意颇为重要。《七律二首·送
瘟神》发表后，其中的“坐地日行八万里”有不同的理解，作者
均认为不确，先后两次就此说明，“人坐在地球这颗行星上，
不要买票，在宇宙里旅行。地球自转的里数，就是人旅行的里
数。地球直径为一万二千七百多公里，乘以圆周率，即赤道
长，约四万公里，再折合成华里，约八万里。”[6](P366、430)毛泽东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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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地转，光阴迫。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”（《满江红·和郭沫
若同志》）的注解说：“你要慢，我就要快，反其道而行之。你
想活一万年？没有那么长。我要马上见高低，争个明白，不容
许搪塞。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，‘只争朝夕’，我们也没有
那么急”[6](P368)。这条材料反映了毛泽东在 20世纪 60年代早
期的真实心境，既有对国内国际敌对势力斗争的急迫心情，

更有现实意义上的斗争策略。忽视了此点，就只能片面地解
读或强调作者急迫的一面。
当然，毛泽东诗词自注大多是一时之间凭其记忆而作，

难免有时会发生误差甚或错讹。例如认为“大熊星座，俗名
牛郎星”[5](P431)，对“武昌鱼”的批注说“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
（镇江）迁都武昌”[5](P462)即有讹误，这类注解也就没有什么具
体的史料意义。
四、作者自注体现了作品意义的现实引申
在毛泽东对诗词的注解与说明中有一部分往往与诗词

原作的历史背景有一定距离，更多的则是事后对自己作品

意义所作的现实引申，反映的主要是注释当时的认识与心

境，这一类自注的史料意义尤显特殊。试举二例析之：
毛泽东批注《七律·长征》中的“三军”曰：“三军：红军一
方面军，二方面军，四方面军。不是海、陆、空三军，也不是古
代晋国所作上军、中军、下军的三军”[5](P461)，此后注家每及于
此便大多采用作者自注，或将其泛指为“红军全军”。从红军
长征的历程特别是本诗的具体创作情境来看，作于 1935年
10月初的《七律·长征》中的“三军”是不包括红二、四方面
军的，当然更不能指代红军全部；依据该诗写作的历史环境

而言，“三军”显然是作者化用旧籍典故借以指代在毛泽东
亲自率领下，参加了翻越岷山战斗的红一方面军的主

力———陕甘支队。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 1958年对“三军”作
了这么一个并不符合历史情境的注解呢？作为重要史料，该

注释反映了一个信息，即毛泽东对长征主体的认识先后之

间发生了显著变化。1935年 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，在
毛泽东的意识和话语叙述系统中，长征的主体一直是指中

央红军，即红一方面军，而不包括红二、四方面军，这一点在
其演讲、报告、文章中多有体现，最著名的就是 1935年 11
月所作的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，该报告就已经对
长征的意义作了精辟的总结性分析 [7](P149- 150)。但 1949年以
后，毛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，他不再单纯地将长征主体认

定为中央红军，长征是包括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的红军三大
主力的战略转移行动。这个并不完全符合创作情境的批注
其实正是毛泽东晚年对长征主体认识变化的心理反映。直
到现在，毛泽东对长征主体的认识及其变化仍然对长征史

研究范式有着重要影响，但其变化的心理轨迹却往往为人

们忽略。
毛泽东自注《念奴娇·昆仑》主旨，“主题思想是反对帝

国主义，不是别的。改一句：一截留中国，改为一截还东国。
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。这样，英、美、日都涉及了。别的解
释，不合实际”[5](P461)，如此则赋予该词崭新含义。《念奴娇·昆
仑》和大约创作于同一历史时期的《七律·长征》、《清平乐·
六盘山》、《沁园春·雪》所反映的都是作者长征胜利后豁然
开朗的心情，正如诗人所言：“万里长征，千回百折，顺利少

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，心情是沉郁的。过了岷山，豁然开朗，
转化到了反面，柳暗花明又一村了。以下诸篇，反映了这一
种心情”[5](P460)。当时中共与红军的最迫切的斗争目标仍然是
继续反抗并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，在实践层面尚未完全

转变到抗日，也就是说“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
日”，这和毛泽东对“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”（《清平
乐·六盘山》）中“苍龙”的解释———苍龙：蒋介石，不是日本
人[5](P461)———是基本一致的。可见《念奴娇·昆仑》最初立意主
要当指反蒋，当时中共话语系统中是把英美看成蒋介石的

后台与靠山，所谓“一截遗欧，一截赠美，一截留中国”正好
巧妙地指代英美派蒋介石。作者将“一截留中国”改为“一截
还东国”，即考虑到日本人后，则全诗主旨顿改，如其所言
“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”，这也反映了此时的毛泽东对
国内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判断已悄然发生新的变化。对《沁园
春·雪》的批注，“雪：反封建主义，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
个反动侧面”[5](P461)，在赋予作品全新含义方面和《念奴娇·昆
仑》的自注有共通之处。这类自注，虽然和创作情境已有相
当距离，但对于反映作者建国以后思想意识的变化情形同

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意义，甚至是其它一般材料无法替

代的。
由于事隔多年，部分讲述创作背景的自注，往往体现了

注解时进行的想当然的回忆与加工。例如，毛泽东对《清平
乐·会昌》中“踏遍青山人未老”句作注，“一九三四年，形势
危机，准备长征，心情又是郁闷的。这一首《清平乐》，如前面
那首《菩萨蛮》一样，表露了同一的心境”[5](P460)。通读《清平
乐·会昌》，尤其是其中的“踏遍青山人未老，风景这边独
好”，“战士指看南粤，更加郁郁葱葱”，是读不出多少郁闷心
情的，相反却能真切感受到作者的乐观与自信，那么作者的

乐观与自信来自于何处呢？毛泽东在遭受长期冷遇后有机

会到会昌工作，并取得了显著成绩，使第五次反围剿时“中
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，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

的形势形成鲜明对照”[3](P326)，所以才有“风景这边独好”和
“更加郁郁葱葱”的感慨。所谓郁闷的心情是就长征前的总
体而言，并非该词的创作背景，这首词也不能反映郁闷的心

情；作者自注只是作注时“回忆与描述”的表现，这类自注的
史料意义具有特殊性。所以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诗词
时，一方面不必完全拘囿于作者自注，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认

识诗人自注的史料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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